芮国、虢国出土的小臣玉器
作者：宋笑飞
   2005年3月，陕西省文物局与韩城文物部门在黄河之滨的梁带村一带，开展了长达五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，取得惊人发现，使丰富而完好的西周芮国文化遗存展现于世人面前。几年来共发掘墓葬七十座，其中七座是带墓道的诸侯级大墓。出土各类文物三万六千余件（组），均具有极高的历史、科学和艺术价值。其中M26墓出土的玉器中有一件玉戚的刻铭文字与西周虢国墓地2009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瑗的铭文完全相同。
芮国M26墓出土的玉戚（图1、2），直径11.8厘米，出土于墓主腰下左侧。青玉，豆青色，微透，因受沁有棕黄色斑纹，局部白化。圆形扁平体，较厚，中央穿孔，两侧有对称六道齿棱。缘面刻有“小臣”四字。虢国墓地2009号墓出土玉瑗（图3、4、5），内径6.8、外径14.9、厚0.7厘米。出于墓主人棺内,青白玉质。扁平圆形,制作规整,表面光洁。缘面刻有“小臣”四字。
另外，类似文字还出现在其他一些出土器物上如：河南安阳出土于的商代晚期墓葬中的小臣系铜卣（图6）和殷墟侯家庄1003号大墓出土的石簋（图7），以及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“乞自喦廿屯，小臣中示。（系）。”（《甲骨文合集》557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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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关于芮国墓地出土玉戚铭文
芮国M26墓出土的‘小臣’玉戚和虢国墓地2009号墓出土‘小臣’玉瑗的铭文笔画细致，字迹清晰规整且写法完全相同。《陕西韩城梁代村遗址M26发掘简报》（《文物》2008年第一期）中将这件玉戚的铭文释读为“小臣奚□”。笔者认为铭文中第三、四字值得推敲。
《说文解字》“奚”：大腹也。从，省声。，籀文系字。胡鸡切。甲骨文和金文里面“奚”字为“、、”等字形。“奚”为会意字,上为手(爪),下为绳索捆着的人。本义为奴隶,又专指女奴。如《周礼·秋官·禁暴氏》载：“凡奚隶聚而出入者,则司牧之。孙诒让正义:“奚为女奴,隶为男奴也。”奚字古文形与上述玉戚铭文第三字相差太远。
李学勤先生在《谈小臣系玉瑗》（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98年03期）中释读为：“‘小臣’两字合书，占一字位置，在甲骨、金文中常见。 ‘系’字下部从‘丝’字繁作，同《说文》籀文同构，在这里是人名。”
《说文解字》“系”：“繫也。从糸，丿声。凡系之属皆从系。，籀文系从爪、。胡计切。”见于甲骨文多为：“、、”，这些字形是会意字，字形上面是“爪”，下是“丝”。丝悬于掌中而下垂。本义：悬，挂。2009号墓出土玉瑗铭文第三个字和M26号墓出土的玉戚铭文第三字与上述字形完全相同。应释读为“系”比较妥当。
铭文中的第四个字“”，从“彳”,从“”。裘锡圭先生释为“害”（裘锡圭《释》,《古文字论集初编》）。李学勤先生释读此字：“‘’,可读为‘献’,两者古音相近,文献中也有通假的例证。”此字的解释，学术界见解尚不统一，本文暂从李学勤先生所释。于是四字连起来“小臣系献”意思大约是小臣系向商王贡纳物品,则该玉璧应为小臣系对商王的贡品。芮、虢两国出土的这两枚玉器据铭文推断当是同一人所制。
二．关于“小臣系
《礼记·丧大记·注》：“小臣，近臣也。”“小臣”为商王朝一种官位的称呼。“小臣”在甲骨文中记载颇多，有从事管理农业的小臣，有管理商王室内部事务的小臣，参与商王朝军队的小臣等等。总之有商一代，一直设有小臣。小臣活动于商王朝事务的各个方面，其权势有大有小，大到可以废立国君，如汤初小臣伊尹，小到可以充作祭祀的牺牲(《甲骨文合集》629、630)。然而“小臣系”三字，卜辞未见，但见于《三代吉金文存》记录的晚商小臣系铜卣（图6）和殷墟侯家庄1003号大墓出土的石簋（图7），证明了小臣系确为商代之人。而且，这些刻铭字体结构非常相似，应属同一时期同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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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辞“乞自嵒廿屯，小臣中示。（系）。”（《甲骨文合集》5574)，辞义为（商王朝某人）从嵒地征集甲骨为二十屯，由小臣中进行检视，（系）作记录。“中”之家族的铜器在殷墟西区曾经出土过，M669出土的三件铜铙上有“中”字铭文，这些铜器的墓主人为男性，经过鉴定曾当过战士。这说明“中”之家族是商王朝时期一个重要家族，既活跃于商王朝的占卜机关，又参与商王朝对外战争。（系）为史官签名，他自武丁时期，就活动在商王室的内部事务中（《甲骨文合集》9200），他还在商王朝担任过小臣之职（韩江苏《商代的“小臣”》，2004年《安阳殷墟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）。综合小臣系铜卣和小臣系石簋铭文，结合最近出土的小臣系的考古资料，说明了小臣‘系’活动在商王周围，曾作为特使出入于禽地。他在商王身边服务，还受到商王的赏赐。他是商王的重要的官吏之一。
三．芮、虢两国墓地出土商代遗物的原因
虢国墓地还出土了小臣妥玉琮（图8、9）和小臣戈（图10），根据其铭文和形制，大概可知其制作时代或在武丁时期,流传到商末的帝乙、帝辛之时已是传世之宝（姜涛、贾连敏，《虢国墓地出土商代小臣玉器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》，《文物》1998年第12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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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虢、芮两国出土的‘小臣’玉器可以管中窥豹：《逸周书·世俘解》记载：“辛亥，俘殷王鼎”，“凡武王俘商旧宝玉四千，佩玉亿有八万。”《史记·周本纪》亦载：“（武王）命南括史佚展九鼎宝玉，乃罢兵西归。”由此可知，西周芮国墓地和虢国墓地出土的许多商玉，多为商人之物，是周武王灭商时的战利品，这些战利品被周王分赐于同姓诸侯芮公和虢君。总之，这些刻铭玉器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商代“小臣”提供了宝贵的资料，又为周武王灭商，得商人宝玉与宝鼎提供了新的证据。

3

